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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随州

公园在，日子就在

诗词长廊 ● 张灵然

影  子

旅 行
人生之旅 ● 黄刚桥

● 卢林洲

今天的海是什么颜色的？
——蓝灰相间。
像 我 一 样 ，蓝 裤 子 ，黑 上

衣？
海也换衣服了吗？
云说：“不是的。海里有我

的影子。”

可是云走了，影子怎么还
在呢？

问大海，她说不知道；
问海鸥，他们说不知道；
问问渔民，他们也说不知

道。
寻寻觅觅，

遇到风，
风说：“我吹走了云，却把

他的影子留在了海里。”

等等——海里那片红是什
么？

太阳站了出来：
“那是我生气时，落在海里

的影子。”
原来，太阳也把她的影子，
留在了海里。

（作者系曾都区编钟初级
中学七年级学生）

● 胡光顺岁月觅踪

我在马坪镇解放前后的工作经历

神
州
掠
影

● 

江  

帆

延
安
的
色
彩

这些年，随州城区的公园越来越多
了。

我掰起指头数了数，能叫出名字的
就有十多个。它们分布在城区各处，被白
云湖这条水带串联起来，像一条金项链，
系在随城的脖子上。我常和家人带上外孙
女去公园转一转，拍拍照，发发抖音或朋
友圈，记录一下日常生活里的那份快乐。

先说神农公园。它藏在老城区的中
心位置，数百年光阴沉淀于此。入园迎面
便是炎帝广场。广场正中央矗立着神农
老祖先的塑像，手捧稻穗，安安静静地屹
立在那里。园中有段古城墙，青砖垒砌，
夏天晒得发烫，秋天摸上去凉丝丝的。黄
昏时夕阳落入夜光池，碎成满池金箔，垂
柳随风摇成一片柔波。白云书院里，四面
八方的男女老少慕名而来。飞来土旁有
一个小山坡。白云亭的廊下有老人蘸水
写地书，健身器材上有孩子攀上爬下，跑
来跑去。这哪里像景点，倒像是随州人自
家的后院。

从神农公园往东，过几条街，就到了
文化公园。这是随州占地面积最大的，九
百多亩。里头装有不少东西，神农文化、
编钟文化、季梁文化、隋文化，几千年来
的家底全都搁在那儿。有一次，远房的亲
戚回来，我带她去玩，她站在湖边拱桥
上，面对“盛世同庆”的“尊”鼎，看了好
久，突然冒出一句：“你们随州人真奢侈，
敢把博物馆建在公园里。”我没有回话，
心里却乐开了花。当地人也习惯性地叫
它“季梁公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半山
平台上那座季梁塑像。

再往南，挨着白云湖，便是白云公
园。它给我的印象最深。1987 年初中毕
业那天，我和几位同学骑着自行车从柳
林老家专程来此游玩，套圈摊前围满人，
飞机模型下总有小孩仰头看，海盗船晃
来晃去，尖叫声几乎掀翻了天……如今
再去，已增添了动物园、跑马场、盆景园
等近 50 处景点，看景的人一茬接着一
茬。这不，它还与涢水湿地公园实现景观
贯通呢！今年春天樱花开得正旺，我带外
孙女专程去看，满树繁花点点，风一吹，
花瓣飘落，粘在她仰起的脸庞和头发里，
惹来“咯咯咯”的笑声一片。

除了这三处老相识，随州还有几座
新公园。

滨湖体育公园在城东南，依白云湖
东岸。清早太极，傍晚跑步，周末篮球、网

球、羽毛球、乒乓球场热闹非凡。我最爱那
条沿湖步道，塑胶铺就，踩上去软绵绵的，
富有弹性。当然，我也爱陪家人在这里观看
群众性体育运动、大型商务会展和大型演
艺活动。特别是今年，首次有“随州炎炎队”
参与的楚超联赛——足球比赛，牵动了数
万人的心。

回龙寺公园在城东更远一点，名字带
“寺”却无庙。据说清朝乾隆初期曾建过一
座回龙寺，后被毁，故而得名。我曾沿着回
龙寺公园的景观长廊，边走边欣赏沿途的
风景，不知不觉便走进了紧邻的白云湖健
康公园。

随城山国家生态公园在城南边，更像
一片未加修饰的山林。周末天气好时我常
去爬山，喜欢穿行于茂密的森林，深吸林间
的氧气。半山回头，整座随城尽在脚下，白
云湖像一面明镜嵌在楼群间。徒步登顶，席
地而坐，回想起千年前那些在此山奔跑的
孩童，忽然觉得时间并不遥远。

滨湖风光带沿白云湖两岸铺开，人气
最旺。晚上桥灯亮起，倒影在水面晃动，岸
边有钓鱼人一坐半夜，看着让人心里也平

静下来。
桃园公园、明珠公园和月亮湾公园

是近几年新建的，三园同步开园。它们各
具特色，有的以城为名、有的以园为体、
有的以花为媒，有的以树见奇，有的以景
迷人……但每到傍晚，到处都是推着婴
儿车的小夫妻和跟在后头的老人，一家
一家，热热闹闹。这些公园还新，再过些
年，等树长高、孩子长大，它也会像白云
公园一样，住进许多人的记忆里。

除了这些大公园，街头巷尾还藏着
不少口袋公园和小游园。我住的小区旁
就有一个，原是块荒地，后来铺了地砖，
安了长椅，种了几棵桂花树。夏天傍晚总
有老人摇扇闲坐，秋天桂花开时满园飘
香。有一回，天空下起小雨，我见一个老
太太没带伞，坐在长椅上闭着眼睛静静
地淋雨——她大概是被桂花的香气迷住
了吧。如今随州口袋公园和小游园已有
好几十个，散布在街角、小区旁，名字既
朴素又好听，诸如神农口袋公园、通津桥
口袋公园、西门口袋公园、小十字街口袋
公园、汉东小游园等等，就像邻居家的门

牌号。它们不如大公园有名有姓，却坚守在
每个人出门就能走到的地方，不刻意，不隆
重，如日子本身那样自然。

如今细想，随州城区的这些公园，就像
十几户人家住在同一个大院里。神农公园
是老宅里的长辈；文化公园是慷慨的世家
子弟；白云公园是邻家婶子，看着你长大；
滨湖体育公园是爱运动的邻居大哥；回龙
寺公园是沉默的独居者；随城山国家生态
公园是从不串门的远房亲戚；滨湖风光带
是院墙外的一条水渠；桃园公园、明珠公园
和月亮湾公园是新搬来的小两口，日子才
刚刚开始；而那些口袋公园和小游园，就像
院子里各处摆放的小板凳，谁累了都可以
坐下来歇一歇。它们挤在随州这座不大不
小的城市里，各占一角，各过各的日子，各
自安好。可若从高处看，那些花、树、湖、亭、
桥、步道连成一片，如同这座城市特意留下
的一份温柔，让匆忙的日子有了慢下来的
节奏和理由。

公园在，日子就在。
（作者单位：随州市建筑工程质量和安

全监督站）

色彩能赋予一个城市、一方山水以生机和
特色。延安，以陕北恢宏的地理景象、历史轨迹
和地域文化，构成了时间和空间的调色盘，引发
我对这片土地无边的向往。从上世纪 90 年代
至今，我到过延安 3 次，累计在延安生活了 3 个
多月，延安成为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延
安的色彩，丰满艳丽，像一幅永不褪色的油画，
铭刻在记忆深处。

黄色延安

延安的原色，是漫无边际的黄土。“黄天厚
土大河长，沟壑纵横风雨狂。千古轩辕昂首柏，
青筋傲骨立苍莽。”站在宝塔山上俯瞰，千万年
风蚀水剥的黄土高原如凝固的波浪，在脚下铺
展成一片苍茫的金黄。这黄，是黄河奔涌时溅
起的泥沙，是黄土高原上千万年沉淀的岁月，更
是这片土地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见证。从商
周到秦汉、从唐宋到明清，黄土黄沙便成为延安

“三秦锁钥，五路襟喉”之地的象征性景观。
清晨的窑洞外，老农牵着毛驴走过沟壑纵

横的黄土坡，驴蹄叩击黄土的声音，像是大地沉
睡千年的呼吸。黄土的颗粒里，藏着黄帝部落
迁徙的足迹，藏着大禹治水时留下的传说，更藏
着延安 13 年革命岁月的滚烫记忆。每一粒黄
土，都浸透着先辈的汗水与热血；每一道沟壑，
都镌刻着民族不屈的脊梁。

红色延安
延安的红色，是 13 年革命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信仰。1935 年到 1948

年，这片黄土高原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延安的窑洞里走出了改变中国命
运的伟人，延安的黄土中埋下了民族复兴的火种。“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
手搂定宝塔山。”粗犷的信天游旋律，红色的安塞腰鼓和飞天的绸带，重现
了革命年代的蓬勃热情。

枣园的灯光，照亮了《论联合政府》的诞生之路。毛泽东同志在简陋
的窑洞里，与战友们彻夜长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智慧，为中国革命
指明了方向。那盏昏黄的油灯，是延安精神的灯塔，照亮了无数革命者的
前行之路。杨家岭的窑洞前，毛泽东同志挥毫写下《沁园春·雪》，北国风
光的壮丽与革命豪情在此交融，让延安的红色精神升华为民族的精神图腾。

白色延安

人文色彩给予延安暖色调，而自然给予延安冷色调。延安的主要冷
色调，便是白。四时之景不同，而其乐亦无穷。

延安的冬天，是白色的，却有着与众不同的韵味。高原的寒风呼啸而
过，将黄土高原的沟壑染成一片银白。但这白色，不是江南的温婉，而是
带着西北特有的粗犷与豪迈。“山舞银蛇，原驰腊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这
是毛主席在陕北观雪时的吟诵。

延安的雪较早，有着典型的北方特征，初落如撒盐、如柳絮，但只需片
刻，便是天公狂醉，乱把白云揉碎。和南方不一样，延安的雪，往往持续较
长，落地不久，便就一层又一层迅速积了起来。由于山丘多而坡度不大，
植被少阔叶，遮挡有限，白雪便如铺盖一般肆意席裹黄土，仿佛要让万物
窒息。这白色，是冬日的考验，更是生命的坚守——就像延安的军民，在
艰苦的岁月里，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执着。

蓝色延安

延安的天空，是高原蓝。这是一种近乎透明的蓝，由于环境保护工程
的持续推进，城市绿化面积的扩大和完善、植树造林、三北防护林防风固
土工程的开展，延安的天空始终呈现出纯原色的湛蓝，又称“圣地蓝”。如
果不是亲眼看到，你不会相信印象中的荒凉的黄土地会有如此郁郁葱葱的生机。
清晨，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将黄土高原染成金色；傍晚，夕阳西下，天空
呈现出梦幻般的紫红色，与黄土的黄色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壮美的画卷。

在延安，抬头看天是一种奢望，更是一种享受。高原的蓝天没有一丝
杂质，云朵像棉花糖一样漂浮在空中，仿佛伸手就能摘到。革命先辈们曾
在这片蓝天下运筹帷幄，用智慧与勇气书写了革命史诗；今天的延安人，
也在这片蓝天下奋斗不息，用双手建设着美丽的新延安。

绿色延安

延安的绿色，是生态治理的成果，更是延安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从
革命年代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新时代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延安人始终保持着对土地的热爱，对生态的敬畏。这绿色，是生命
的，是希望的，更是充满活力的——它告诉我们，无论历经多少磨难，都要
像绿树一样，扎根大地，向阳而生。

2003 年，延安市启动了城市迁建工程，开始在宝塔区规划建设新的
城市中心，就是延安新城。新城的规划面积为75平方公里，规划人口100万人，
是一个集居住、商业、文化、教育、科技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城。
延安人民发挥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向高山荒原要土地，开山填沟，绿色
先行。硬是在黄土高原兴建一座功能完善，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

如今的延安，早已不是那个“黄土漫天”的模样。经过几十年的植树
造林，延安的黄土高原上，如今已是郁郁葱葱的绿色海洋。从宝塔山到延
河岸边，从梁家河到南泥湾，绿色的身影无处不在，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
地的重生与希望。

延安的色彩，是黄色的厚重、红色的信仰、白色的纯净、蓝色的梦想、
绿色的希望。这些色彩交织在一起，见证了这片土地从革命摇篮到生态
名城的伟大变迁。

（作者系随州市慈善总会副会长、随州益路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
人 本文有删节）

点评：这首小诗从海的颜色追问到云的影子，直问到太阳“生
气”，层层递进，完成了一次对自然现象的诗意解构。“那是我生气时
落在海里的影子”，从一个物理现象升华为一个情感寓言：原来自然
的每一帧色彩，都可能是天空的情绪印记。当我们不再满足于“是什
么”，而是开始好奇“为什么像这样”时，世界便从灰色地带，浮现出更
多的色彩，那都是光和影子在说话，暗含着耐人寻味的哲理。

（点评人：梁兴平，汉东诗社社员、曾都区文峰学校教师）

人到中年，日子大都是“复制粘贴”
的模样。作为一名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
我守着固定的作息，面对满负荷的工作
日常，一年到头能完整陪伴家人的时间
往往只有年休假。

生活是“三点一线”的平淡，是柴米
油盐的琐碎。正因为日子过得拘谨又寻
常，我才格外执念于一年一度的旅行。我
不算会生活的人，不懂奢华享受，只想着
趁孩子尚未长大、趁岁月尚且温柔，带他
们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不让童年只剩
下书本和课桌。

每次出行前，我都会反复盘算、再三
斟酌。对比高铁与绿皮火车的差价，筛选
性价比最高的民宿，删减昂贵的景区项
目，只保留最值得奔赴的风景。我抠抠搜
搜、精打细算，舍不得多花一分多余的
钱，却心甘情愿把攒下的温柔与宽裕全
部留给家人。

前年冬天，我带着妻儿奔赴广西北
海。海风微凉，沙滩细软，冬日的大海少
了喧嚣，多了静谧。儿子赤着脚在沙滩上
肆意奔跑，清脆的笑声被海风送得很远。
我站在岸边看着，一身奔波的疲惫瞬间
消融，心里满是踏实的满足。普通人的幸
福从来不贵，不过是孩子无忧、家人相
伴。

去年年假，我们奔赴古都洛阳。一路
排队、暴晒、拥挤，辗转龙门石窟、白马
寺、老君山、应天门。旅途谈不上轻松，甚
至带着几分狼狈。我们住进朴素的街边
民宿，没有精致的装潢，却干净安稳。走
累了就坐在老街小店，吃一碗地道的牛

肉汤面，热汤入腹，满身疲惫尽数散去。
我慢慢懂得，旅行从不止于网红景点。

那些拥挤的人潮、漫长的等候、简单的饭
菜、朴素的住处，藏着最真实的人间滋味。
所谓旅途，苦乐相伴，疲惫是真的，欢喜也
是真的。风尘仆仆归来，日子依旧寻常，可
心底多了一份山水赠予的丰盈。

今年暑假，我特意凑出两天半的闲暇，
带着儿女奔赴恩施利川。短短数日，却成了
他们最珍贵的记忆。我们走进闻名遐迩的
腾龙洞，洞内清凉壮阔，奇石林立，别有洞
天。最让孩子们欢喜的是洞内精彩的异国
风情演出。异域的歌舞、热情的演绎，让两
个孩子目不转睛、满眼光亮。演出结束后，
他们大胆上前和外国演员合影，嘴角高高
扬起，笑得纯粹又灿烂。

我们全程跟着绿皮火车赶路，硬座久
坐疲惫，往返奔波劳累，旅途看着辛苦，却
格外值得。看着孩子眼里藏不住的欢喜，看
着他们愈发大方开朗的模样，看着他们开
心地和游客们聊天，我忽然发现孩子们真
的悄悄长大了。

看着孩子们脸上难得的笑容，我深感
平时对他们的关心太少了，甚至未曾陪他
们度过一次专注的旅行，尤其是疫情后陪
女儿进京那段经历成了我心底最深的愧疚

与遗憾。女儿热爱表演，钟情传媒，北京电
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是她藏了许久的梦
想殿堂。我知晓她满心期许，渴望奔赴京
城，触摸梦想的温度，打卡心之所向的校
园。可这一趟，我终究辜负了她的期待。此
行进京，我满心都是俗世琐事：忙着探望
多年惦念的老战友，拜访单位德高望重的
退休老同事，辗转对接图书出版事宜，满
心都是人情世故与旧日情谊。

因忙于杂事，我未曾提前预约，最终
连故宫也遗憾错过。

这趟满心亏欠的北京之行，虽未圆她
打卡的梦想，却在返程时意外给她上了一
堂成长课。临近下车时，硬座车厢内人群
涌动，女儿不慎将眼镜遗失，时间紧迫，我
未让她陷入慌乱，而是冷静写下留言条，
留下联系方式恳请好心人寄回眼镜，虽然最终
眼镜没有下落，但我觉得这段经历比物品
更珍贵，因为我用从容教会她遇事沉稳、
临危不乱，这是旅途赠予她最珍贵的礼物。

可再怎么用心弥补，也终究抵不过这
趟旅行对她的疏忽与冷落。女儿曾悄悄埋
怨我，说我总是三心二意，说我的心思永
远在远方、在故人、在琐事，永远忙着奔赴
别人的相逢、成全自己的执念，唯独敷衍
了最亲的家人。

从西藏退伍以来，我有一个改不掉
的执念。每去往一座城市，总要辗转奔
赴，去见见惦念多年的老战友。军旅岁月
刻入骨髓，那些并肩同行的青春是我一
生放不下的牵挂。可也正因如此，我常常
奔赴远方的情义，却忽略了身边最亲的
人。

与粗枝大叶的我相比，妻子做事显
得格外周全。我旅行时只顾看风景、随性
而为，而妻子却将常年持家的细心悉数
铺展在每一次旅途之中。从出行路线、随
身衣物，到孩子零食、常备药物、吃住细
节，她都一一安排得妥妥帖帖。

结束利川之行，返程的绿皮火车上，
夜色浓稠，窗外一片漆黑。孩子们靠着座
椅沉沉休憩，眉眼安然。我静坐一旁，心
底却格外明亮。世人常说，旅行是从自
己待腻的地方，去往别人待腻的地方。
可于普通人家而言，旅行从来不是奢侈
的消遣，而是一场治愈生活的修行。通
过旅行，我想让家人们知道，生活不止
一地琐碎，还有海边的风、山间的云、街
巷的烟火，还有一家人并肩同行的美好
时光。

山水无言，岁月温柔。一年一次的旅
行，我用有限的薪水、真心的付出，换来
了我们一家人独一无二的记忆。这份简
单的奔赴，虽不盛大，却足以温暖往后漫
长的岁月。往后余生，我会少一些对远方
的执念，多一些对家人的陪伴，让旅途中
的每一步都留下幸福的脚印。

（作者系随州市纪委监委机关干部，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48 年，我在广水市马坪镇严舒畈
东岳庙的私塾教书。那时，马坪镇集镇还
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马坪街里设有区
公所和镇公所，国民党反动派还在作垂
死挣扎。他们疯狂镇压拥护共产党的进
步人士，使马坪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我在
教书期间，学习了毛泽东主席的系列光
辉著作，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为
此后参加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年春天，安应县特二区高庙乡（以
今柏林村为活动中心）负责人高子俊、杨
益三、史国卿来向我宣传革命道理，动员
我 参 加 革 命 。在 他 们 的 引 导 下 ，我 于
1948 年春正式参加革命，负责严舒畈 11
个甲的地下革命工作。我将群众组织起
来，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宣讲革命
道理，动员劳苦大众跟党走，反对国民党
反动派。同时，我所在的东岳庙私塾也成
为秘密联络点，高子俊、杨益三、史国卿
三位同志多次在这里与我讨论工作、联
系群众、布置任务。

1948 年 7 月，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
与工作的需要，我积极联系群众，动员贫
苦农民张坤炳参加革命，出任严舒畈农
会主席，由我协助他的工作。因为种种原

因，张坤炳同志在担任农会主席半年后提
出辞去职务，于是由我接任。

1949 年春，马坪镇迎来解放，我的工
作由地下转为公开。我进一步发动群众，组
织召开群众大会，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政
策，使群众坚定“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
的信念，矢志不渝地跟着共产党走。由于我
们的宣传发动，东岳乡（乡公所驻地为今车
站村东岳庙）所辖 11 个甲的群众，踊跃交
粮、交食用油、交鞋等物资，支援解放军，迎
接大军南下。4 月的一天，我正在筹集军
粮，江汉军区独立旅的周笑凡同志（本名周
开方，曾都区府河镇周家古城人）来马坪镇
检查大军南下军粮的筹集与保管情况，高
子俊乡长在东岳庙私塾内向他做了汇报。
放学时，周笑凡同志还兴致高昂地教学生
演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一年，我主要做财经工作，先后筹集

马料 5500 斤（我乡 11 个甲，每个甲 500
斤，由孔凡启、胡光和带队运到骆家店、陈
家巷），食用油 200 斤（每户半斤），军鞋
150 多双（3 户 1 双），军粮 29000 斤（我家
存放 5000斤，同甲胡大洞家存放 6000斤，
罗全保家存放 18000 斤），这些物资之后
全部运到了前线。同时，我还组织担架队
两次，第一次 5副担架 10个人，第二次
3 副担架 6 个人，都由张坤炳带队，去
陈家巷、磨山、王家店支前。

1950 年，经领导安排，我被借调
到土改工作队工作，协助工作队选出
杜有义任马坪镇农会主席，郭定成任
民兵中队中队长。同时，我还配合柏林
乡童光付、黄文焱、黄文良三位同志完
成减租减息、清匪反霸等工作。次年，
组织上正式派我参加土改工作队，负
责造册、登记、划阶级、定成分。土改完

成后，我被调回东岳乡负责财粮工作。
1952 年，为了培养革命后代学文化，

组织上将我调回学校教书，直至 1958 年。
此后，领导又将我从教育战线调到行政
上，直到 1988年从马坪镇政府退休。

（本文由作者口述，经胡明波、胡艳涛
整理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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